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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峻海兄相识于2019年河北
省诗词协会换届之际，当时在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诗词吟唱会上，
其作品 《王其和太极拳放歌》 朗
诵，如惊涛拍岸，台下听众无不为
之震撼。后随工作接触，对其为人
和作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感受。

峻海兄可称邢台诗词界的领军
人物，在河北诗坛也颇具影响力。
其作品丰硕，屡获殊荣，《诗刊》
《中华诗词》等权威诗刊发表诗作
160 余首，且多次被重点栏目推
介，这在诗坛并不多见；其歌行体
力作《新愚公李保国放歌》入选中
宣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北京
市委共同主办的“奋进新时代礼赞
奋斗者”音乐诗歌咏唱会。峻海兄
新作《箫声清韵》，艺术风格丰富，
思想性与时代性兼具，风骨与境界
并存，堪称践行燕赵诗风的典范之
作，也是河北诗词繁荣的生动体现。

立意高远，尽显文人风骨。峻
海兄的诗词立意高远，主要体现在
四个方面：一是山水诗中见襟怀。
他游历山水，心随景动，或借景抒
情，或因景言志，或凭景畅意，将
个人情感与自然景观完美融合，展
现出超凡脱俗的气度。二是托物言
志见境界。峻海善于以小见大，通
过对平凡事物的细腻刻画，赋予其
深刻寓意。三是咏史怀古见担当。
其诗词中常有对历史的回望与思
考，他以诗词为载体，抒发对历史
人物、事件的感慨，同时将个人对
时代责任的思考融入其中。四是抒

怀诗见风骨。如“荣辱轻鸿毛，国
泰重岱宗。谈笑风吹帽，人格压珠
峰”，“借来盘古开天钺，扫尘埃，
尽除霾雾，宇寰冰彻。跨上长鲸搏
银汉，骇浪拍天戏月。遨万里，惊
雷鼓乐。仙子莫吟梅花落，应演绎
雄壮毛翁雪。人可老，曲激越。”

以诗为镜，映照时代与心灵。
诗歌从来就担负着反映现实、传承
文化、凝聚精神的重任。峻海兄的

创作，正是基于时代背景而创作。
他的作品，扎根于生活的沃土，以
敏锐的观察力和真挚的情感，捕捉
时代的脉搏，抒写人间的冷暖。他
的作品，既继承了古典诗词的优秀
传统，又融入了当代社会的鲜活元
素，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
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始终与时代同呼吸、共命
运。他以诗人的敏感和责任，关注
国家大事，体察社会变迁，将个人
情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
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刻感悟，还是
对平凡生活场景的细腻描绘，他的
诗歌都充满了对时代的敬畏与对人

民的深情。二是情感表达真挚而深
沉。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友
情、亲情、乡情等丰富的情感世
界。三是注重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
感，以小见大，以平凡见非凡。他
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被忽视
的美好瞬间，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刻
的思考，将其转化为富有诗意的艺术
表达。他的诗歌语言质朴而生动，不
追求华丽的辞藻，却能在平凡中展现

出生活的本质与人性的光辉。无论
是对自然景观的描绘，还是对人物情
感的刻画，他都能以独特的视角和真
挚的情感，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与时代的温暖。这种从生活中提炼
诗意的能力，使他的诗歌具有了强
烈的现实感和感染力，成为当代诗
歌创作中的一股清流。

诗心铸魂，文脉传情。峻海兄的
诗词作品，创作手法娴熟，艺术风格
独具一格。其艺术特色有三：一是豪
放浪漫。其诗继承太白之风，像《满
江红·拟<协会资料选编>》，以“月下
西楼，曾几度，梦边激越”开篇，
气势磅礴，情感充沛,词中巧妙运用

比喻、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将
编辑们的艰辛历程描绘得淋漓尽
致；尽管资料缺失、人员变动，他
仍不顾病体，连续奋战20余日，完
成了18万字的素材整理。这首词不
仅展现了豪放的气魄，更通过“司
马魂，烹绪更煎肝，心如铁”等
句，表达了对诗词事业的执着与热
爱。峻海兄的诗作，字字珠玑，句
句铿锵。他深谙“语不惊人死不
休”的创作之道，每一首诗都经过
反复推敲，力求在字词的选择上做
到精准、雅致、生动、新颖。特别
是在动词与形容词的运用上，更是
匠心独运，令人回味无穷。二是自
然清新空灵。如《内蒙古草原》一
诗，“吟鞭北指即苍穹，雪砌云飞九
万层。”以简洁的笔触勾勒出草原的
辽阔与壮美。他善于捕捉自然景物
的瞬间美感，通过“天际草原青梦
染，枕边隐隐马蹄声”等句，将草
原的宁静与生机融为一体，给人以
清新空灵之感。三是妙用神韵。峻
海兄的诗词创作，善于通过简洁的
语言传达深远的意境。如《峡谷夜
钓》一诗，“银河横跨两眉峰，湖面
粼光镜里生。”仅用十四个字便勾勒
出峡谷夜钓的奇特景象，碧空如
洗，星斗璀璨，湖面波光粼粼。而

“抛下金钩何挂饵，钓得野寺数钟
声”则通过一问一答，将夜钓的意
境推向深远，令人回味无穷。这种
神韵的运用，使得峻海的诗词在简
洁中蕴含深意，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空间。

●书人书话

岁月深处谱华章
郭羊成

雨后，到山里看红叶，是不是会有
不一样的体验？唐代诗人罗隐写道：

“野晴霜浥绿，山冷雨催红。”此时的山
野，应该会有更别致的风景吧？

终于等来一个晴朗的日子。心动
不如行动，走，看红叶去。

在沙河，有两处观赏红叶的最佳
地点。一处是佛照山，位于沙河市册井
乡白庄村西侧，属于太行山脉，主峰海
拔906米。

这座山以前被称为“大安山”或
“太安山”，因为山体大致上像一个马
鞍子，所以当地人也叫它“马鞍山”。唐
朝时，该山就有寺院建起，到了宋代祥
符初年，朝廷赐名封峦寺。

近年，政府在寺院东侧新建了一
座将军堂，以纪念在柴关一带牺牲的
抗日英烈范子侠将军。与封峦寺隔溪
相望的便是范子侠将军的衣冠冢，坐
落在苍松翠柏间，端庄肃穆。

范子侠，生于1908年，江苏省丰县
人，少年时便投笔从戎。1937年7月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范子侠加入中
国共产党，后来担任八路军129师新编
10 旅旅长、太行军区六分区司令员。
1942年2月12日，在粉碎日本侵略军扫
荡沙河柴关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
牲。范子侠曾经对部下说：“我前进，你
们跟着我；我停止，你们推动我；我后
退，你们枪毙我！”范子侠用生命诠释
了他的铮铮誓言。

范子侠牺牲后，被当地群众安葬
在大安山脚下的封峦寺对面。刘伯承、
邓小平在《新华日报》发文悼念，称他
是“模范的布尔什维克，最忠实于中华
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而今，范子侠
烈士的遗体被安放到邯郸的晋冀鲁豫
烈士陵园，受到更多人的瞻仰。

深秋时节，也是山里最热闹的时
候。随着大批观赏红叶的游客涌入深
山，附近的农户也忙碌起来，他们将自
家产的苹果、红薯、北瓜、梅豆角、核桃
等农产品摆在路边，争取尽快输送到
游客的手里，丰收的喜悦洋溢在质朴
真诚的脸上。

以前，上佛照山有南北两条路线，
攀登途中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山顶上
黄栌树密布，有一条小径从红叶林中
穿过，人在林中走，如在画中游，是人
们赏红叶和拍摄的好去处。如今，上山
的道路被拓宽了，可以开车直达，免了
攀登的辛苦。

另一处观赏红叶的绝佳地点是王
硇村南的红枫山，主峰海拔915米。王

硇村隶属沙河市柴关乡，地处太行山
东麓，地形隐蔽，环境优美，村庄建于
明代，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至今
仍然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古石楼群。王
硇村被誉为“太行川寨”，在抗日战争
时期，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沙河
抗日县政府和八路军独立营驻地，村
里流传着许多红色故事。

沿着王硇村村口往南行，绕过几
道弯，沿山路盘旋而上，步行大约半个
小时的路程，就可以登上红枫山。红枫
山与佛照山隔山相望，都是观赏红叶
的好去处。

走在蜿蜒的山路上，茂盛的次生
黄栌树与其他树种长满了整座山岭，
在秋风的吹拂下，染上了各种各样的
色彩。谁能告诉我，究竟是哪一片叶子
先被染上颜色的？究竟是哪一棵树最
先变红的？忽然觉得，这厚重坚实的大
山在红叶的衬托下，竟然变得妩媚起
来。层层叠叠的山林蔓延开去，就像在
眼前展开了一幅精美的画卷。这画卷
铺满了山岭，在向阳的山坡、在背阴的
沟谷，被染成点，铺成线，连成面，进而
扩大成片，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美不
胜收。

此时，绿色仍然在山岭的周边蔓
延，大片的红色晕染开来，告诉人们秋
去冬来的消息，浅红、绯红、赭红，满目
皆是，一望无际；翠绿、淡黄、浅褐夹杂
其间，整座山林给人清新脱俗的感觉，
让人震撼，让人心醉。

看去，一大片的树木紧密地连接
着，好像挽着手臂的朋友，又像并排站
立的哨兵，一丛丛密密地长起来，有生
机勃勃的气势，更有无穷无尽的张力。
而那些分散在乱石之间、独立于山岭
之上的树木，则个性张扬，超凡脱俗。

风吹过，它们交织着、重叠着，形
成了一幅巨大的彩绘画面，涌起一阵
又一阵彩色的波涛，叶子哗啦啦地响
动，就像在合奏一曲美妙的乐章；有时
候，它们又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如同
谁在窃窃私语。

雨后初晴，空气清新。站在山顶远
眺，连绵起伏的群山向远处延伸，层林
尽染，漫山红遍。此时，只想静静地站
着，看那色彩如何拥抱山峦，看那光线
如何穿透叶子的缝隙，在地面洒下斑
驳的影子。

风过，天地间仿佛奏响着一支交
响乐，而每一个站在山巅的人，都是它
的听众。

走，看红叶去。

●四季随笔

走，看红叶去
宋秋梅

最早的“福”字，出现在甲骨文
里，字形就像一个人用双手捧着酒樽
往祭台上进奉的样子，意思是祈求上
天保佑、赐福给自己。战国时，法家
代表韩非子在《韩非子》一书中说：

“全寿富贵之谓福。”这时“福”已演
变成现在的写法，左边“礻”部，表
示祈求，右边“一口田”，希望上天
赐福，得到田地，实现温饱。

对于人类而言，很长的时间里，
温饱就等同于享福、美满。

福后加上“气”，多出一种缥缈之
感。“气”在这里的意思是“气运、运
势”，它好似冥冥中一种力量，掌控着
人的福气大小、运势起伏。

其实，这种看似神秘的力量并不
神秘，它就来自我们自身。那是生自
心灵的一种力量，源源不绝，绵厚柔
软，如一朵祥云，笼罩着你我。

福自心生，需要我们去“养”。
问题是，如何养？

北宋文豪苏东坡，提出了“安分
以养福”的观点。尽职责、守本分，
不做出格事，保持平和心态，那就是
福的渊源。然而苏东坡仕途坎坷，一
生连续被贬，被贬之地一次比一次艰
苦偏远；福气何在呢？公元1080年正
月初一，汴京城内大雪纷飞，家家户
户挂灯笼贴对联，欢欢喜喜迎接新
年。苏轼和儿子苏迈，却迎着风雪，
踏上行程，赶赴他的被贬之地——黄
州。就在这之前，乌台诗案“几乎给
他致命一击，他被陷害关押在御史台
监狱103天，险遭杀身之祸。

一路风尘、曳杖而行，他们在路上
走了一个多月才抵达。到黄州后，他借
住在破落的定慧寺里，饥寒交迫，孤苦
无告，一顶“犯官”的帽子，使得“平生
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
但是，他慢慢调整心态，试着去吸收，
去坦然，去镇定，一点点摆脱内心的困
惑；他垦荒地，盖草房，耕作之余，养
生、读书、画画、练书法……洗去人生
喧闹，经历脱胎换骨，他找回了真正的
自己。

苏轼的福气就在于他的心态：虽

穿行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他却能自得
其乐，将生活过得充实有趣。在黄州，
他于农耕中播下希望；在惠州，他为百
姓筑堤修桥；在儋州，他开办学堂改变
蛮荒。也因此，千年以来，其人格魅力
在中国文人圈里独领风骚，还影响辐
射海外，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人生就是
一场“养”福、祈福的旅程，名与利
固然也是一种福，但那是外在的利
益、标签和光环，一个人内在的怡悦
更重要，更需持久的修炼。这个修
炼，就是“养”，就是与内在的自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过程。
《幽窗小记》 里道：“有工夫读

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
有学问著述，谓之福；无是非到耳，
谓之福；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
福。”读书、助人、著述、内心清
净、拥有益友，这些福气，都需要我
们拿一颗心去交换，换句话说，用心
去修炼。

我们小县城，有一位擅长古琴的
女子。她性格娴静，甚至耽于孤僻，
但每每往琴前一坐，就像换了一个
人，通身焕发了一种别样光芒。好像
那3尺6寸 5的琴体里藏着人生的诗
意，而她从“宗宗铮铮”的琴声里，
提炼出了一种叫作“灵魂”的东西。

每听她弹琴，总有一种感觉：琴
声如水，是从她心灵深处流出的，波
光映得她的眉梢、眼角，分外动人。

她有一种常人难得的福气，叫
“清福”。

是的，福深福浅，全在人心；命
好命坏，都在己为。

往周围看看，山河湖海，清风明
月，草木人间……都是围绕在我们身
边的“清福”。它们都有一种无形的
力量，供我们愉悦心情、安抚创伤、
平复焦躁、缓解忧虑，让我们脚步轻
盈、心灵宁静。

以一颗“福”心行走尘世，世间
万物，皆含柔情，琐碎烟火不乏浪漫
诗意，风霜雨雪也有清风丽日不具备
的美好……

●烛窗心影

福至心灵
苦 茶

我好读书。若有人问我喜欢什么
书，我必会笑答：“常读无用书。”

当年上大学时，同学课余忙着斗
地主和玩网游，我却有些另类，时而跑
去听老子讲道，感悟“上善若水”的智
慧；再去叩响庄子的柴门，聆听北海大
鱼“化而为鸟”的故事；又或拦住孔夫
子周游列国的马车，请教“何以为仁”。

期末将至，大家都在临时抱佛脚，
我却气定神闲地跟着鲁迅先生笔下的
狂人呐喊，与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
渐谈天说地。考场上，我40分钟交卷，
只为快意踏入金庸的武侠江湖——与
郭大侠论剑，同令狐冲饮酒。

就在这般书海畅游的惬意中，大
学时光倏忽而过。毕业前夕，舍友们游
走于各种聚会狂欢，我却在空荡荡的
寝室准备“远游”：去苏联问奥斯特洛
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往奥地
利找茨威格论《异端的权利》。

初入社会，尝尽世事艰辛，手中的
书却从未放下。遭遇挫折时，我仰天长
啸“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失意时，我高声吟诵“长风破浪会
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小有成绩时，
我轻声低语“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
好”；逢年过节时，我独自栖于出租屋
内，反刍着“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
节倍思亲”的千般滋味……

成家后，有了自己的孩子，故而越
来越忙，既要赚钱养家，又要陪伴家
人，照顾孩子。可无论多忙，我总会抽

空攀登书山——与许三多聊聊如何从
孬兵成长为“兵王”，向李云龙讨教“亮
剑精神”，抑或穿越到明代，请教阳明
先生“知行合一”的真谛。

常有人问我：“读这么多书，有什
么用？”

想起庄子曾说：“今子有大树，患
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
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
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
所困苦哉！”当世人皆以“有用”作为存
在标准时，庄子敏锐地指出这种工具
理性对生命的损害。庄子以“无用哲
学”启示我们，要保留不被工具化的精
神领地，守护无法被量化的生命体验，
恰是对抗现代性焦虑的良方。

正如杨绛所言：“读书不是为了拿
文凭或者发财，而是成为一个有温度
懂情绪会思考的人。”在物欲横流的今
天，读书让我于红尘中不动心，于喧嚣
处保持清醒。生活不易，唯有一卷在
手，为我留下一方净土，安放灵魂。

多年来，这些“无用”之书，早已
化作生命的底色，默默滋养着我的灵
魂——困顿时给我希望，得意时教我
谦卑，平凡中为我点亮诗意，浮躁中予
我内心安宁。它们不曾赠我黄金屋，却
为我开了一扇窗；不曾赠我颜如玉，却
让我照见自己。这或许就是庄子所说
的“无用之大用”——在功利的尺度之
外，为生命寻得一片广袤之地，容灵魂
徜徉，任精神成长。

常读“无用”书
路漫索

“初冬天气暖，小似立春时。”
明日立冬，这两天无风无雨，阳光
竭尽所能地铺洒在大地，像是为
了应合这极美的诗句。

沐浴在暖阳中的法桐叶、银
杏叶等，都孔雀开屏般展示着自
己的独特之美。阳光照射处，绿
色、黄色、棕红色的树叶，排兵布
阵般层次分明地呈现在树端。明
明是多色彩多形态搭配，却毫无
杂乱之感，反倒似画家以狂放的
笔触，将每一抹鲜活都驯服成跳
动的色块，在画布上热烈交响。

“自我放飞”的银杏树，微风飘
过，彩蝶般飞舞而落的树叶，被几
位身穿彩裙的少女捡起。莫非她们
也如年少时的我，将捡起的片片落
叶平展地夹在书页或笔记本里，让
一片片落叶成为这座城市美好与
时尚的注脚？莫非她们也想将颜色
不同、形状不一的落叶，当成“七巧

板”，通过自己的创意，化腐朽为神
奇，成就初冬最美的“魔法”？

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坐在
街心花园的长条椅上，聊着陈芝
麻烂谷子的陈年旧事。有时垂着
头打盹，突然一个激灵醒来，睁眼
看看手中正在播放评书的手机。
须臾，又闭上眼，继续打盹。

向阳的角落，几只小狗你追
我赶，来来回回跑动得极欢实。两
只慵懒的小猫，本来想趁着这大
好的阳光好好迷瞪一会儿，可实
在禁不住那几位追赶时兴奋异常
的声响，沉重的双眼睁开、合上，
合上、再睁开。那可爱的模样，引
得几个蹒跚学步的孩童，都拼命
挣扎着想要离开父母的搀扶，想
要立刻融入这支欢快的队伍。

这样的时光，满溢人间烟火
气。这样的时光，让我仿佛嗅到了
春天的气息。

这样的时光
高会丽

推开老宅吱呀作响的木门，第一
眼望见的，永远是院中那棵柿子树。

它是祖父在我出生那年亲手栽下
的，如今树干已有合抱粗，皴裂的树皮
像是老人手背上的筋络，深深浅浅记
录着岁月风霜。树冠如盖，将大半个院
子都揽在怀里，筛下一地细碎的阴凉。

秋深了，柿子正当时。那些橙红色
的果子，三三两两挂在枝头，不像叶子
那般稠密，却是个顶个的饱满。它们沉
沉地坠着，把枝条都压出了好看的弧
线。阳光透过稀疏的叶隙照在果子上，
那柿子便像是自身会发光一般，通体
透亮，像一盏盏小小的灯笼。

记得小时候，柿子红了的季节，我
总仰着脖子在树下转悠，瞅准哪个最
红最软，就央求父亲用长竿摘下来。刚
摘下的柿子是不能立刻吃的，涩得很，
要放在米缸里闷上几天。祖母有她的
土法子——将柿子和几个苹果一同装
进瓦瓮，用布蒙了口。不过三两日，取
出来时，那柿子便软得一碰就要破皮
似的。轻轻撕开薄如蝉翼的果皮，吮吸
蜜样的果肉。那份甜，是超市里买来的
柿子永远比不了的，里头有阳光的味
道，有等待的滋味。

祖母坐在树下的竹椅上，看着我
贪吃的模样，总是眯着眼笑。她的手轻
轻地拍着膝盖，慢悠悠地说：“这柿子
啊，跟人一样，总要经过些时日，才出
味道。”

这棵树，看过我们一家太多的日
常。春天，它开过不起眼的淡黄花，引

来蜜蜂嗡嗡地闹过一阵；夏天，我们在
它浓密的树荫下吃过晚饭，碗里偶尔
会落进一朵小小的、米粒样的柿花；冬
天，叶子落尽了，只剩下几个被遗忘
的、干瘪的柿子像黑色的音符，缀在遒
劲的枝干上，衬着寂寥的天空。

有一年风雪特别大，一根侧枝被
积雪压断了，断口处露出白生生的木
芯。我们都心疼得了不得，以为这树怕
是要伤着元气了。祖父却不言语，只用
麻绳将断口仔细地捆扎好。第二年开
春，那断口的近旁，竟又倔强地抽出几
枝新绿，比旁的枝条长得更猛、更旺。

“晓连星影出，晚带日光悬。”不知
怎的，忽然想起古人的诗句。这院中的
柿子树，不也正是如此吗？它见过清晨
的星子，也披过傍晚的霞光；它经历过
风刀霜剑，也享受过和风细雨。它静静
地站在那里，一年又一年，将所有的滋
味，都沉淀进那一颗颗饱满的果实里。

如今，老宅空了，祖父祖母都已不
在。只有这棵树，还守着这个院子。我
摘下一颗熟透的柿子，那蜜一样的甜
在口中化开，一丝淡淡的涩却悄悄爬
上了心头。

我终于懂得了祖母的话。这柿子
树，它哪里只是在结着果子。它是在用
一圈圈的年轮，记录着一个家的悲欢；
用它由青涩到甘甜的果实，诉说着一
个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人生至理——美
好的事物，总要经过漫长的等待与沉
淀。而所有的苦涩，或许都只是为了成
全岁月深处，那一抹最终的清甜。

院中那棵柿子树
周秀凤

刊头题字 白寿章

刊头美术 潘学聪


